
巴·布林贝赫蒙古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

阿拉德尔吐(蒙古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的第二章为中心，对巴·布林

贝赫所提出的以宇宙模式论为主线的诗学问题作了学术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即

从核心问题和观念史的联结点出发，把《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置于蒙古史诗

学的学术史语境，通过具体的诗学考察和理论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西方哲学的

宇宙体系论和本土文化的知识体系的结合视角不仅是《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

的观念基石，而且也是它的本土化诗论的主要突破口。《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

论、诗性地理学和方位问题研究，作为当今蒙古史诗学相关核心课题之鲜明对

照，它主要从艺术哲学和本体诗学的结合视角开辟了《史诗诗学》所自有的宇宙

或生命诗学的理论领地和方法论通道。时间、空间和数是宇宙模式的三大概念基

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宇宙诗学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蒙古史诗观念史本土化模式论

巴·布林贝赫关于宇宙结构的相关论述，始现于1996年发表的《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

模式》‘n一文中，它仅早于《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以下简称为《史诗诗学》)一年。《史诗诗

学》宇宙模式论的观念基础主要来自于西方哲学的宇宙体系论和本土文化的知识体系，是

两大传统的有机结合，尤其与卡西尔的神话一宇宙论和维柯关于诗性“地理”的艺术哲学

观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在本土化诗学的理论构建中得到了最佳统一和定位。即，卡西尔

的神话一宇宙论和维柯关于诗性“地理”的艺术哲学观为《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提供了

理论依据，而本土化的诗学视角则为其供给了方法论的本体维度。卡西尔认为，神话作为

最原初的思维形式，它既是直觉的形式，又是生命的形式。时间、空间和数三个概念不仅是

神话思维形式的基石，最终还将成为情感因素和生命形式的最主要内容。这与《史诗诗学》

一直以来把神话看作史诗的源头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如下为维柯、卡西尔、梅列金斯基

和巴·布林贝赫四位学者对神话—宗教宇宙体系所持观点及关于它的比较图示(见下页)。

从以上的图示比较看，维柯所谓的最初宇宙就是诸神所身处的生存空间，它主要由

上、中、下三个王国或区域组成：天上约夫的王国、地上农神的王国和阴间的阎王国；其依

据是神学诗人的宇宙观念。因此，垂直向的空间模式作为诗性宇宙的重大发现，是与维柯

的宇宙哲学研究分不开的。卡西尔的宇宙体系论基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模式，注重考察

了单一化层面的宇宙结构及它的构成特征。即把神话或文化看作是“对生命的充实或生命

①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宇宙模式》，《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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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坐标分类 量化分类

学者名称＼
垂直向的宇宙模式 大宇宙的世界(神的宇宙)

诗性宇宙的三界观念
天上约夫的王国维柯

／{茹∥ 地上农神的王国

阴间的阎王国
下(水界、阴间、平原、山谷)

水平向的两种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三对立一个中心

卡西尔 世界中心
东与南、西、北

肚脐、头、脚、耳朵＼，月、日、风

妻>|<兰 妻×誊 精灵、眼睛、呼吸／篙、天、地、四方
垂直向的模式 水平向的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四或八方、一巨柱
基本沿用了卡西尔的观点：

梅列金斯基

隧∑
神树或柱

1、人体结构与宇宙结构的对应

2、微观宇宙与宏观宇宙的统一
南／＼西

垂直向的模式 水平向的模式 宏观的模式 微观的模式

二或三界的观点

f上(天族们) 人世间的居住方向 二或三界具有巴·布林贝赫 人界具有微观结
f中(人的世界) 东(白)、，北(黑) 宏观结构的特

构的特征
下(阴间地狱、龙 南(白)7、西(黑)征

宫)

的具体性的展开”①，提出了宇宙结构在生命形式中的三种情感基础：空间直观、时间直观

和数直观。空间直观是神话思维一宇宙形式的一个基本要素，因此，神话思维的宇宙空间

极具结构性，其全部关系基础是原初的同一性②。这与情感的统一性、生活的普遍性和根本

性的同一性@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结。统一性和同一性是以对立的特性为前提或结果的，即

所有空间感的发展均发端于日与夜、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时间直观是神话思维一宇宙形式

①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第2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②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第100—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第45页，华夏出版社2003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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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性因素，是最古老的形式。即，空间形式只作为形象化的外在特征之补充，而不是神

话形式的决定性因素。时间形式具备形成、发展的过程意义，使其形象的生命在时间中创

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直观是神话思维一宇宙形式的决定性要素。换言之，时间源

于秩序的观念，当它具有命运秩序之意义时，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宇宙力量。数是决定神

话世界结构的第三大形式主题。数量关系的表征和标志主要来源于具体直观的情感基础：

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人身”直观。数作为精神或意识结构的本质力量，通过感觉、直觉和

情感统一体的内在协助，为宇宙模式提供了量化的或神圣化的概念基础。①梅列金斯基立

足于结合东西方模式的宇宙体系论，发展了卡西尔的神话宇宙模式论，同时又提出了垂直

向和水平向两种宇宙模式的观念存在。从人本主义的本体论意义上讲，空间的关系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起因于有关本体的人之直觉，时间间隙的直觉则源于诸如此类生命过程意义

的相互交叉线。因此，宇宙时间萌生伊始，就与生命过程连在一起，给宇宙形式赋予了结构

化的本质力量。即，对梅氏而言，语义对立的形态关系是神话象征分类的原初“部件”，而不

是卡西尔所谓的空间感觉的情感基础。这与斯特劳斯所谓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基础和认知

模式的说法颇为相似。简言之，宇宙模式是神话世界的核心，它在空间、时间与数三重化系

统中构成为结构化的力量，铸就了整体观念的根本基础。⑦

《史诗诗学》主要从蒙古族本土文化的宇宙体系论的观点出发，指出了史诗文类所体

现的宇宙论模式，并突出强调了它的神话—宗教观念基础和演化特征。即，蒙古英雄史诗

不乏其关于时、空、数的描述，它的宇宙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艺术想象、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

之特征。史诗世界所体现的宇宙模式以二界或三界的宇宙结构的层叠模型为观念基石，并

从中折射出了蒙古文化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子：从萨满文化到佛教文化的演化特征

及历史过程。《史诗诗学》又指出，最初史诗世界中的天界主要还是按照萨满教观念塑造出

来的天族们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史诗世界之主人公的勇士们虽然不是天界的神仙，但必有

天界血统或天族身份。因而，通行三界的史诗勇士们，时空的意识极其宽泛：一望无际的田

野、无边无垠的森林、长年累月的远征、适逢佳节的打猎、漂泊不定的游牧、烽火连年的战

争，等等。这些都可谓是将时(间)、空(间)、数(量)三个系统融为一体的诗性化场景，它们同

时又构成了一种四维(空间的三维和时间的一维)的时空观念。介于上和下的中界，是人的

世界——红尘世界，乃是史诗黑白方勇士们的人生业绩、言行举止、天生命运得以角色化

呈现的主要舞台。与上界对应，下界主要有阴间、地狱和龙宫三个领域。一般而言，上界是

明亮宽敞、纯洁清幽、幸福安详的象征化区域，而下界则是黑暗模糊、肮脏丑恶、穷凶极恶

的象征死亡的低级世界。即，史诗的时空观念有三个主要特征：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

和模糊性。史诗的数量可谓是感知的数量，直觉的度量。它的产生与对时空的形象化和宏

观把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宇宙树’：、“生命树”或“神圣树”与“空间界线”之

间的关系问题。《史诗诗学》指出，对于蒙古史诗的文化特征而言，天界和地(人)界或下界

①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108—169页。

②(俄]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诗学》，魏庆征译，第50．259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1

万方数据



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4期

的关系较为具体，这一具体化了的关系是以神话—宗教化的观念模式为基础的：即卡西尔

的“宇宙—空间界线”和梅列金斯基的“神圣树”也都包含有过渡仪式的“阈限”意义。换言

之，神圣树作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或通道之象征，它具有仪式意义的阈限功能，其蕴

含的是史诗的神话—宗教之观念前提。比如，史诗勇士们，踏檀香树而爬上天界；格斯尔用

梯子爬上天界；扎萨·西格尔用铁梯子降临下界；阿拜·格斯尔用金银圈爬上天，等等。以上

例子都反映了这一观念的古老基础。在史诗里，三个世界的交界处分别形成三种过渡地

带：天界的白色土丘、人界的黄色土丘、魔界(蟒古斯)的黑色土丘，它们都具有从一个状态

转人另一个状态的阈限涵义。疽在这一点上，梅列金斯基完全接受了托波罗夫的观点：宇宙

树是运动过程与恒定性结构的范型，垂直向与水平向的统一或界线。⑦米季罗夫也曾研究

过这一特殊的情形：比如，卡尔梅克《江格尔》中的“生命树”具有连通三界畛域的神奇功

能，还有江格尔的神矛变成为马棒、弹毛棒、宝塔、山峰等，其作用类似于神圣的生命树；这

些都是同一类世界树的多重化表现及象征手法而已。③简言之，《史诗诗学》关于宇宙诗学

的洞见，虽然来源于卡西尔艺术哲学的宇宙体系论之理式启发，但其资料学的基础还是来

源于本土文化观念的诗学经验。因而，它主要立足于本土传统的二界或三界的宇宙论模

型，开辟了蒙古史诗诗学宇宙模式论的新的领地。

诗性“地理”的研究始于维柯的发现，而以空间、时间和数为概念基础的生命本体论的

系统研究是由卡西尔来完成的。维柯把诗性地理看作一种艺术哲学原则，目的在于揭开它

的诗性历史的神秘面纱。因为这一原则的经验前提主要来源于对熟悉的或近在手边的事

物的“类比直觉”。‘叶}西尔从人本发展的情感问题出发，对宇宙形式的三大要素或主题一

空间、时间和数概念赋予了以生命本体论为联结准线的艺术哲学意义。这与伯格森、尼采

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经过卡西尔的再度升华，延伸到了克罗齐、科林伍德和苏珊·朗格等

人的艺术问题研究。关于生命问题的关注，除了哲学传统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

的学术范例是，基于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学视角的仪式—叙事序列研究，这也对诗性地理

的宇宙(生命)诗学分析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简言之，《史诗诗学》的宇宙论诗学分析不仅

与卡西尔的宇宙哲学论和维柯的诗性“地理”概念有着内在的观念联结，而且还与瓦·弗拉

基米尔佐夫等俄苏学者的史诗地理称谓研究有着一定的学理关联。

《史诗诗学》指出，“诗性地理”或“史诗地理”是与史诗空间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主

要是指与人类的原始思维息息相关的“直觉的、想象的艺术创作”。所谓的原始思维就是艺

术的思维，作为语言艺术的史诗文类也无不遵循了这一思维模式的艺术创作规则。即“大

地的结构也按照直觉来被描述或被规定”，一切思想、一切感性直观以及知觉都存在于一

种“原始的情感基础”。⑤因此，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地理，一方面有可能是具体地理的诗性表

42

①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47。5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诗学》，第240页。

(爹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第104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41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⑤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104。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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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另一方面或许就是艺术想象的诗性地理；它们包括具体地名、艺术创编的或情感的地

名、集体记忆的通用地名(一望无际的田野、乌勒·沙漠山、冰河、蓝色的杭盖)、以“神话一

宗教”观念为根基的地理名称(阿纳巴德海一欢乐海、须弥尔山、乳海、恒河、宝木巴故乡、

相约的宝日土丘)，等等。其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相约的宝日土丘”所作的全面而深

入的诗学分析，不仅是整个宇宙诗学的重要突破口，而且它以其诗性般的本土化表述充分

论证了《史诗诗学》所特有的独到见解和诗学洞见。比如，“相约的宝目土丘”作为诗性地理

的特殊例子，其蕴含的信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它指的是：l、交战的“场合”；2、传达信息

的驿“站”；3、遥望远处，观察地势的“站岗处”；4、传达信息，鼓舞军民的“讲演台”；5、“休息

的地方”；6、赶马或套马的地方；7、为迎接勇士的“战胜的门槛”；8、征战双方的地域界线

或自然屏障；9、跪拜上天和膜拜神仙的“朝拜的敖包”。简言之，这些地理名称与蒙古英雄

史诗的经典形态和“历史虚构”紧密相连，主要突出了诗性地理的艺术化想象。①此外，史诗

地理问题，有时作为蒙古史诗的起源研究和历史化研究的重要依据，它常常也是引起学者

们的兴趣和爱好的重要范畴。

史诗的方位问题，实际上是史诗宇宙论的一部分，它与史诗地理和空间观念有着更为

直接的内在关联。《史诗诗学》指出，对于蒙古英雄史诗里的白方勇士们而言，他们自己的

故乡就是世界的中心(轴心)，这里是一切事情发生的起点，也是确定其方向的基盘。比如，

从卫拉特史诗的特征看，正面的方位、吉利的方位、伙伴和未婚妻所在的方位是与上方、升

太阳、出太阳的方向形成正比，反面的方位、非吉利的方位、敌方和黑方野兽及地狱界所在

的方位是与下方、夕阳、落日方向形成正比；两者之间则形成了鲜明的反比关系。⑦即，光明

和东方连在一起，是生命的源泉，而位于日落处的地方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惧”。@这不仅构

成了史诗方位问题的分类学基础，同时又反映了史诗植根于二元对立结构的思维模式和

观念前提。即把所有的美好、正义、明亮、吉祥的事项同上界、太阳升出方、阳光明媚的方位

连在一起，将所有的丑陋、邪恶、黑暗、邋遢的事项和下界、夕阳方、深夜联系起来；@在正反

比的对立统一中构成了史诗世界的结构轮廓，确立了诗性宇宙的对立原则。因此，这些方

位描述，一方面指的是现实的方向，另一方面指的是象征的方向。正如卡西尔所说的那样，

神话空间的每一个位置和方向，实际上都“被赋予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总是可以回溯

到基本的神话特征，即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分野”。@j比外，从一种时空转换的视角看，史诗勇

士们作为通行三界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空间、时间和数的物

理学界线。即对卡西尔来说，转换的观念是神话思维的重要特征，是一种不断出现的相似

转换，即“从感觉到的质向空间形象和空间直观的转换”。⑥简言之，从哲学的角度看，与天

①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61～71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参同上，第71—73页。

③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lll页。

④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3。74页。

⑤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96页。

⑥同上，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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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接壤的山顶、与大地中心连接的水源，它们本身就是超越界限的或永恒的象征，是关于

宇宙或生命的诗学。除了《史诗诗学》的方位研究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国学

者罗布桑巴拉登的关于史诗方位问题的前瞻性研究。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了蒙古史诗研究

的宇宙论方面的最基本问题。

史诗的数量问题常常与史诗的象征研究发生联系，从而奠定了史诗宇宙诗学的概念

基础和常识范畴。《史诗诗学》指出，作为基本知识和生计方式的数字，是蒙古英雄史诗的

宇宙论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它主要反映了海莫斯所说的“神圣数目”的原始涵义。即史诗

中的数字，并非是实际意义上的数。在多种情况下，是与蒙古民众的审美趣味、宗教信仰、

习俗道德息息相关的“神秘数字”或“超数字”。①：正如卡西尔指出的那样，神话形式的全部

财富和活力“来自表达在神性概念中存在物的显著发展，来自逐渐扩展到意识的新的领域

和内容”。⑦即，这些数字首先折射出了与人类的原始思维和神话观念相关联的原初含义，

其遵循的是“正反面相对立的二元结构模式”。因而，黑白天界、黑白方神灵、黑白方人(格

斯尔的三位圣者姐姐所说的话)、正反面的形象体系不仅体现出了两者的兼具性(复合

性)，而且还暗示了两者的以好与坏、美与丑的二元分化为前提的内在分裂。众所周知，关

于数字“三”、“七”、“十二”、“十三”方面的研究较多；比如，蒙古史诗中的数字“三”是常常

维系于礼仪、事务、品行、习俗等事项的数量范畴，多被运用于生活习俗、巫术言行、宗教信

仰和吉祥意味性的地方。此时，数字“二”显得略少，数字“四”显得略多。因此，在蒙古史诗

中，数字“三”和“七”的原本含义基本相似，它们既是吉祥的数字，又是“完满的神圣数”。

《史诗诗学》还指出，史诗中的数字，后来受到印度的古代文化和神话的影响，明显加重了

它的佛教化色彩。与神话思维、习惯风俗、吉祥象征有关的这些数字，在那些潜移默化的过

程中不仅作为符号形式，同时又被人们广为欣赏，念念不忘。此外，数字作为艺术夸张手法

的例子也较多。‘呷芋有，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是梅列金斯基和萨嘉斯特的数字象征问题的相
关研究。

《史诗诗学》把时间和空间视作为一种连续整体，重点指出了史诗宇宙世界所特有的

三种特征：即时空维度的复合性、形象性和模糊性。这就是史诗的四维时空观的理论前提，

同时也是《史诗诗学》的宇宙诗学分析的重要突破口。基于这样的思考，《史诗诗学》认为，

蒙古英雄史诗的艺术世界是一种极具模式化特性的宇宙世界。因此，对于这一诗性世界而

言，结尾就是开端，开端就是结尾，从而构成了以欢乐为开端、以享乐为结尾的循环模式和

叙事结构。旺这就是所谓的“从中间开始的艺术”，与普罗普把事件的中间或结尾部分视作

故事开端的观点颇为相似。但对于普罗普而言，时间、空间和数三个概念，有机地维系于叙

事的整体结构，它们有另一套体系的观念基础，而不完全属于绝对概念的一套体系。啵照

①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4页。

②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90页。

③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蒙文版)，第74～78页。

(蓟同上，第56～6l页。

⑤普洛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第192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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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的看法，整体的结构法则，即宇宙形式以直觉的清晰性和具体性呈现出来。整体的

直觉图式一空间、时间的基本形式，最终是数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浮现出时空因素

的暂时分离，“共存”和“延续”的因素互相渗透。简言之，时间的所有个别的具体规定，都被

归于纯数的概念，时间最终似乎要完全化解为数概念。①

总之，《史诗诗学》的宇宙模式论、诗性地理学和方位问题研究，作为当今蒙古史诗学

的相关核心课题之鲜明对照，主要从艺术哲学和本体诗学的结合角度开辟了《史诗诗学》

所自有的宇宙诗学模式论的诗性领地和方法论通道。因而，“心灵”、“直觉”、“情感”、“精

神”、“世界”、“实在”、“感性”、“统一”等一系列概念不仅是从维柯到黑格尔、卡西尔的艺术

哲学的观念基石，它们同时也是开启《史诗诗学》所特有的宇宙或生命诗学的重要工具，其

问题的核心则来源于同一命题的观念基础：生命隋感的原动力就是“纯直觉”。②女口果我们

不了解这些概念术语背后的哲理化的潜在意蕴，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进人它们的被哲学化

的艺术殿堂，也无法了解那些艺术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理论思想的演化轨迹和内在联系。所

以，弄清这些观念基础和思想脉络很重要，它是了解和通向《史诗诗学》的宇宙诗学或生命

诗学的必经之路。时间、空间和数是宇宙模式的三大概念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

了宇宙诗学的基本框架。

(阿拉德尔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第90一127页。

②同上，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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